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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5月的一天清晨，瑞

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终于松了一口气。

“1927年5月8日的黎明，终于揭

开了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的帷幕。西

北科学考查团中的德国和瑞典队员已

经整整等候了六个星期之久。解脱的

钟声在最后一刻鸣响时，我们与谈判

对方之间持续两个多月的反复谈判终

于达成协议。一直到5月9日大约中

午时分，我们才真正动身。”

斯文 · 赫定（SvenHedin）不但是

位著名的地理探险家，也有着非常高

明的外交手段，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将

领导一个规模庞大的由多国科学家参

加的团体，名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

团”踏上征程，向西方万里行。

斯文 ·赫定迫不及待的心情从考

查团出发的时间可以看出，5月8日半

夜签订协议，全体人员第二天中午已

经集结在西直门火车站准备出发了。

他的担心或许是有道理的，避免在任

何情况下节外生枝，在此之前他已经

领教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 凡 一 国 内 所
有 之 特 种 学 术 材
料……绝对不允许
输出国外”

1926年底，年逾花甲的斯文 ·赫

定来到北京准备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

活动。这次探险活动得到了德国汉莎

航空公司的经费支持，后者准备开辟

德国至中国的空中航线，希望斯文 ·赫

定能收集航线沿途的气象、地质等方

面的材料。这时的斯文 ·赫定声名如

日中天，是世界知名的地理探险家，而

与他打交道的奉系北洋政府却奄奄一

息，有随时垮台的危险。赫定与德国

人的飞行考察计划被拒绝，而他率队

进行陆路考察的计划却获得北洋政府

的批准，并且与当时著名的学术机构

农商部地质调查研究所签订了合约。

签约活动的顺利进行，实际上与

另一名著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J.G.Andersson，1874—1960）有密切

的关系。早在1914年，安特生受中国

政府的聘任担任农商部矿政司的顾

问。接下来安特生在中国进行一系列

的矿产调查和考古活动，发现大型铁

矿和仰韶文化，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政

学界人脉，并且利用自己的学术声誉

赢得北洋政府的信任。

当安特生得知斯文 ·赫定可以率

领骆驼队前往新疆考察时，异常兴奋，

前往新疆考古也是他多年的愿望，他

希望沿河西走廊直达新疆来寻找中国

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安特生建议团

队中一定要有考古学家参与。在安特

生的强力推动下，他得以代表瑞典中

国委员会与翁文灏代表的中国地质调

查所签订一项协议。协议共有八条，

规定了瑞典科学家在中国考察的时间

和范围。中方有包括一名考古学者在

内的三名人员参加，考察活动为期一

年。考察过程中所有搜集到的动植物

及化石由中瑞两国平分；历史文物先

由中方保存，然后副本归瑞典。中方

人员参加是翁文灏争取的结果。如果

单就协议条文来说，在当时中国之内

外情境下，这不能说是个不平等的协

议。当时中国参与之国际合作都仍在

摸索阶段；如考古学家李济自美返国

后，美国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希

望与其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李济犹豫

再三后以两个条件为前提同意，一是

他们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二是

发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在周口

店古人类遗址发掘时，翁文灏与加拿

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所签协议书上，大

体也有类似的表述。

看来一切准备停当，但问题没有

这么简单，正当斯文 ·赫定探险队紧

锣密鼓准备出发时却遇到了很大的

麻烦。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发起，广邀

国立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馆、故宫

博物院、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等十二

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

合发表宣言，阻止政府发给护照，使

斯文 ·赫定探险队无法成行。

根据名为《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

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所示，归纳起来有

两条：一是反对外人将在中国采集的

各类动植物标本及历史文物标本运至

国外，称“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

料，如历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动

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

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

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许输

出国外”。二是斯文 ·赫定考察队的英

文名称为 SvenHedinCentralAsia

Expedition，直译就是“斯文 ·赫定中亚

远征队”。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队名

中直接使用 Expedition一词，有搜求、

远征的含义。这个词汇主要应用于已

经不存在的古代国家的探险活动，在

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使用这样的词汇显

然有侮辱之意。但这样的宣言或许并

非中方的共识，依照袁复礼的理解最

不能容忍的两点是：一、只容中国二人

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

即须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

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

再送还。“此二条为吾人最不满意者，

亦括先受反对之理由。”

科学帝国主义
思想充斥着19世纪
晚期和20世纪初探
险家的脑海

斯文 ·赫定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国

学术团体协会来解释他的立场和其中

的误会。我们在重新阅读斯文 ·赫定

回信之前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协议签

成之前的社会背景。文艺复兴时期地

理大发现是新兴帝国扩张的根源，西

方列强的扩张行动也鼓励以探索西方

人未知地区为目标的冒险活动。文化

自负伴随着种族优越性是探险活动的

催化剂，帝国的扩张也使探险家们迅

速获利。探险日记或探险记的出版流

布，很快使他们变得家喻户晓，争先恐

后成为西方探险家的经常状态。斯

文 ·赫定就是在这种背景鼓励下踏上

探险征途。1885年，年仅二十岁的斯

文 ·赫定有一个在遥远的里海西岸当

家庭教师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前

往。进入柏林大学读书后，地理学家

李 希 霍 芬（Ferdinand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他的导师，

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大学期

间斯文 ·赫定学习了多种语言，经受严

格的学术训练并获得博士学位。相较

斯文 ·赫定第一次中亚考察因短暂而

默默无闻而言，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

获得极大成功，同时考察报告《穿越亚

洲》也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极大荣

誉。紧接着斯文 ·赫定又进行两次中

亚考察，被西方媒体认为是继马可 ·波

罗、哥伦布之后最重要的探险家，其贡

献完全是开拓性的。

虽然斯文 ·赫定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探险家，但他的母国仅是波罗的海

沿岸的一个北欧小国，在政治上未能

替他带来多少与外国交涉的优势。斯

文 ·赫定所能依靠的是英国和德国，特

别是战后的德国为他的探险事业带来

新机。1926年，斯文 ·赫定的机会来

了，德国想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辟一

条途经中亚的空中走廊，汉莎航空公

司承担全部费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战败国，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

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又希望寻找新的

增长点，开辟航线也是在华战略的一

个组成部分。斯文 ·赫定的亲德立场

无疑成为德国代理人的最佳人选。斯

文 ·赫定来华之前其实已经和德国人

达成若干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虽然整个考察活动斯文 ·赫定本人不

收取任何报酬，但他有权以公开形式

发表探险经历，而其他队员则没有这

样的权利。即使其他队员要写回忆

录，也要等到探险活动结束两年以后

才能发表。同时斯文 ·赫定还有权利

在探险结束以后用特定形式发表探险

队中所有科学成员的研究结果；这部

系列著作将以《斯文 ·赫定探险队对中

国西北省份的科学探险报告》为丛书

名。作为著名地理探险家的斯文 ·赫

定，显然知道他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

么，而德国航空专家热衷的则是航线

沿途的气象学讯息，包括盛行风、云

团、沙暴及暴风雪等影响飞行的因

素。当探险队人员抵达北京时，众多

装备也同时运达。带着这样的现实目

的来到北京，虽然自认为做了万全准

备，但他们忽略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

政治形势。这实际上代表19世纪中

叶以来西方强权国家对中国的一贯立

场，完全无视此国家主权的存在，斯

文 ·赫定等人只是沿袭了如此对中国

之态度，认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科学帝国主义思想充斥着19世

纪晚期和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脑海，具

有现代知识的优越性促使他们横行世

界，所向披靡。他们将所有的探险活

动正当化、甚至正义化，并以为类似的

活动不应该受到约束，尤其是当地政

府或团体制约。以科学考察为目标的

科学家在科学帝国主义的架构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斯坦因、伯希和为

代表的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行为，挟科

学的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引起了

中国学术界的警惕。“五四”运动以后

的启蒙运动，让人们不但注意到西方

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侵略行径，列强

在文化上的行为亦让学术领袖们如鲠

在喉。斯文 ·赫定抵京时，瑞典王子也

刚刚离开，后者在会见外交部长顾维

钧时竭力促使斯文 ·赫定的探险活动

能够成行。

斯文 ·赫定在后期的回忆中用了

很大篇幅来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拜

访包括北洋政府大员在内的各色人

等。德国人的飞行计划被拒绝，北洋

政府觉得这个计划公布可能会引起政

局动荡，但留下一个等紧张时局缓和

后再议的口子。出人意料的是，斯文 ·

赫定骆驼队西行的计划却被批准了，

在北京外交圈、甚至整个西方白人圈

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支主要由德国人

构成的探险队成行，主要是斯文 ·赫定

的功劳，让赫定本人觉得瑞典籍也成

了一种财富，竟说：“一般都认为，瑞典

从未欺负过中国。”可是西方一小国没

欺负过中国，竟然变成令人可敬而自

豪的优点。而德国在华的治外法权随

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都被取消，

德国人要接受中国人的管辖。中外报

纸都在报道探险队将要启程的消息。

敦煌文书的发
现给文化自觉意识
强烈的中国学术领
袖以重大刺激

当斯文 ·赫定信心满满地准备启

程时，受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阻力，被

他认为是八年探险经历中最乏味的日

子来临了。对于中方宣布的紧急行动

方案，在丁文江的口述下斯文 ·赫定写

了封措词极为委婉和谦恭的信。依照

斯文 ·赫定的说法，这封信并没有被发

出，可是在1928年2月的《中国学术团

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中却收

录这封信。在这封致沈兼士转“团体

协会”的信中表示，此行并不是要攫取

古物出国，并愿意与该协会合作，邀请

一考古或历史方面有经验者同行。落

款时间3月9日。中国学术团体《报

告》下注明，这份《报告》属临时性质，

多数只西文函件撮录，这样反而真实

地记录了双方交涉的过程。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对于阻止斯

文 ·赫定探险活动有一段解释：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迹以
及其他之特种学术材料蕴藏极为丰
富。只以学术机关，事权分散，势力薄
弱，不能充量采集发掘，加以研究。遂
常引外人觊觎，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
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芳柯甫、美
国考古队，皆善（擅）往各地发掘古物，
如甘肃、新疆之经卷、壁画、陶器，蒙古
之化石，莫不大宗梱载以去，实堪痛惜。

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文化自觉意识

强烈的学术领袖以重大刺激，他们不

能坐视与自身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的古

代文物流失国外。当然这些文化领袖

主要关注点尚在自身熟悉的古代文物

领域，矿物、植物、动物的内容较少进

入他们的视域。

期间斯文 ·赫定去信对远征队这

一名称进行解释：说反对的理由实乃

出于对Expedition一词的误会。据他

所知“科学远征队”乃科学家有组织的

团体，有帐幕、骆驼、粮食等给养方能

远征荒野如蒙古、新疆之沙漠地带就

是最好的例证。“科学远征队”一名滋

生误解，实在抱歉。总之，此命名实无

侵害之意，如有误会则愿意放弃这样

的命名。

1928年3月20日，斯文 · 赫定和

安特生应邀来到六国饭店与中国学术

团体协会代表进行协商。斯文 ·赫定

却称是中方代表五人19日来到，周肇

祥主谈，袁复礼记录；中方备忘录记录

双方详尽对话，其中片段：

赫定：此行主要目的在考察地理气
象天文及地磁学，对于考古及地质学是
附带目的，如有人反对，此二项可以取消。

周肇祥：我们反对不只此一二项，
是整个的反对。不专为某一事。以前
我们只知道你们去考古以及地质，并不
知道有其他目的。

赫定：关于观察气象的记录，我要
送与中国中央观象台一份，但印刷此项
报告要在瑞典去办。

周肇祥：为何不在中国。
赫定：记录原稿一定甚多，在中国

计算甚麻烦，所以要到瑞典去办。但希
望中国派人同到瑞典襄助计算。这些
气象台的一切器械设备俟我们回国时
一定完全送与中国。

周肇祥：所记录的气象与中国军事
上国防上均甚有关系，似乎不能拿到外
国去发表，此我个人意见。

赫定：我可十分担保所记录的与军
事毫无关系。关于气候问题，如把一个
地方气候考察清楚，对于考察全国的气
候均有关系，我们全在沙漠中考察，与
军事可谓毫无关系。

周肇祥：你们虽然不注意军事及国
防问题，但这样记录倘为别国看见，难
保他们不利用他。

赫定：这次宣布全是科学的，不是
实用的。况且这样的考察记录与欧洲
印度及中国海洋的比较均有关系，可是
与军事无关。

袁复礼：以前美国曾有人欲到加拿
大去研究气象，加拿大政府就拒绝了，
这种事在外国是常有的。

赫定：我不知道这事。科学是无国
界的，中国的一切学问国际上尤想明白。

面对中方代表的诘问，斯文 ·赫定

有些闪烁其词，有关气象与军事的关

系中方的询问显然有针对性，斯文 ·赫

定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在以后的回忆

中，他这样评价中方代表：“对方表现

的倒是很客气和和蔼，同时，他们语言

逻辑上的锋利及其透入的深度又令人

震惊。”另外，显然斯文 ·赫定刻意隐瞒

了参加队员有德国军人和整个费用出

资方等资讯，这些在他与汉莎航空公

司协商时已被列为不可暴露的绝密。

中方当然在许多问题上点到为止，并

没有进一步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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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瑞典著
名探险家斯文 ·赫定受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前
来中国考察新航线。正
当他信心满满准备出发
时，遭到十二家机构组成
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
的强烈抵制。接下来，中
国学界据理力争，终与赫
定签订了合作办法，成就
了这次国际平等合作考
察。此行一去八年，对于
起步阶段的中国科学界
与注重发表权的赫定来
说，是双赢的结果。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

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
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
察活动，在中国近代科学
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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